老人
我注意到劉存仁的興奮神色，他興奮的手舞足蹈，我怕他擋到後面的觀眾連忙叫他坐下。
接著紅色的布幕向兩側收攏，那人穿著全黑的西裝，還披了件全黑的披風，帶著黑色的圓頂帽，臉上帶著白色的半罩面具，相當引人注目的穿著。觀眾顯然並不討厭這種服裝，主持人道：「歡迎本世紀最偉大的魔術師，傑德!」，那人彎腰示意。身旁傳來熱烈的歡呼聲。隨後，他伸出食指，指向我所在的方向，鎂光燈聚集劉存仁的身上，主持人道：「請這位先生上臺，需要請你配合演出。」，周遭的人皆投以異樣的眼光，我覺得有點不自在、甚至有說不出的異樣感湧在心頭，那只是一瞬間，產生的相當模糊的概念，因為是那樣的怪異，我甚至不知道何來這種感受，並沒有對其他人提起。劉存仁似乎被嚇的發傻，我拍了他的肩，他要你上臺配合他表演，快上去吧!」，何映彤睜大眼睛望著我，面色有些發白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跟我一樣的感受。「放心，他不會有事的。」我說，一邊揮了揮手，或許是要揮去心中的不安。
劉存仁走到舞臺上，上頭有一張椅子，他坐下來。
傑德對著他道：「閉上你的眼睛，你將感覺到十分的自在。」他語調輕柔，像母親對嬰兒的耳語，透過麥克風，清楚的傳達到每個角落。「你會想起你的前世，回到你的前世。」他接著說，劉存仁除了閉上眼並沒有任何反應，接著是一陣靜默。
忽地，劉存仁睜開了眼睛，傑德馬上道：「現在，和大家說，你的前世是什麼?」
他說：「我的前世就在這裡。」他神態相當鎮定，我完全不知所以。
既是「前世」，那麼怎麼可能「在這裡」，如果「在這裡」那為何又被稱為「前世」，誰都聽的出來這句話不可能成立，而他接下來說的話更莫名其妙了。
「就是他。」他指著我說，鎂光燈再次聚集在我的方向，「麻煩請那位先生上臺。」我聽到主持人的聲音說，我那時思緒混亂的可以，何映彤搖了搖我才回過神來。我走到台上，近距離看著傑德，他的臉被面具遮去大半，他嘴角微微的上揚：「請你對他提出幾個問題，問你認為只有你知道的事。」詭異莫名的要求，我暗自猜想這該不會是整人節目，但我沒別的辦法好想，心中快速轉著念。
「請問我喜歡的女生是誰?」我問，這個問題我可以肯定沒有人答得出來，即使是最熟悉我的人也不知道，哪怕是對我曾說的任何一句話反覆分析，都不會有結果。我對於自己的保守秘密功力相當的有自信。
「何映彤。」他回答。
他怎麼可能知道?還是只隨便亂猜?事實上機率也並不小，因為長互動的女生至多十幾位，而劉存仁雖和我並不熟，他憑藉直覺是更是有不可能猜出。但隨即沒多久我恢復了鎮定。
「我喜歡上她的哪一點?」我接著問。這個問題在我心中並沒有標準的答案，即使劉存仁講得再多我也能夠輕易的反駁。
「溫柔、善良、聰明、堅強、勇敢、細心、包容」他停頓了一下，接著說「特別是她展現出無私的關懷、善良的心胸」他說完看著我，好像把我的心事摸透一般。
的確，他說的一點也不假，我的確是因為何映彤讓我看見善良的存在。那種感覺就像是神一樣，這樣的說法似乎有點太過籠統，但的確是如此，你明明知道世上不可能有完全善良的人，每個人都有其陰暗面，即使現在你不這麼認為，但這種陰暗面始終潛伏在內心周圍，像是動物為了生存而對其他動物、甚至是同類，進行獵食，光是為了生存這一點所必須的殘忍，是無可避免、也無從反駁的。而人類產生了文明，訂定了法律，又怎能奈何的了人內心的慾望?我敢說歷史上的實例多的不及備載，人性的醜惡表露無遺，更因為人具有智慧，人為生存學會狡詐、蒙騙、偽善的表面上藏著貪欲、惡魔的鱗爪。而神就是人依偎的炭火，唯一的希望，在何映彤的身上我看到了這些影子，跟她在一起是相當快樂的一件事，你不必有過多的猜忌、狐疑，只是看著她能讓我感到安心。
似乎有些離題了，問題是：劉存仁怎麼知道這麼多，難到他是心理學專家，洞悉我的每個一舉一動、微小的動作，進而研究我喜歡誰?
我突然想起「前世」這一回事，哦!我是他的前世，他當然知道我喜歡誰，這樣就說的通了。幾千萬個問題閃過，我意識到一件事實，無論如何我都想不出什麼結論來。既然那個自稱我是他的前世的人就在我面前，何不問問他?
之後我問了劉存仁一些極細微的問題，例如國小幾年級畫的一幅畫的細節是什麼，或是幼稚園老師的五官，我相信任何人問到這種問題，除非回答者是事先講好答案的，或是回答者對於問問題的人極度的熟悉、達到形影不離的程度才有可能回答得出來。很顯然我並沒有這種朋友。我更不相信有人會拿著錄影機跟拍我從小到現在，只為了這場騙局。
他一題也沒答錯，即使是先串通好，恐怕最熟練的演員都無法如此自然。
問了五十多題，我認輸了。
不管他們要說是前世也好，還是有人拿著攝影機跟著我也好，我都接受這些說法。
眼前的人確確實實了解我，到跟我自己一樣的程度，這樣說法似乎有點怪異，但事實如此。
觀眾似乎看得癡了，直到我停止問問題十五秒後才有反應。
後來劉存仁和我的關係變得詭異，這件事情也傳到了很多人的耳裡，也跑來問我一堆問題，我盡量不讓自己去想這些問題，就好像一個死巷子，你知道進去沒有路，必須要再折回來，卻又不免重複這樣的舉動一般。
我也忘了表演是怎麼結束的，因為我不得不去思考一些問題，以至於回過神來我已經置身在家了。
「叮咚」，門外傳來門鈴聲，接著有人道：「黃先生，有你的包裹。」，我的包裹?我覺得不可思議，我平常並沒有網購的習慣，而我的交友圈，實在不可能有誰會大費周章的寄包裹過來，一邊前去拿一邊思索著是誰寄來的。接著，那是一個十五公分長的正方體，很快的看到了發件人事某知名的遊戲公司，我才忽然想起有這麼一回事。
原來不久之前玩的一款頗具人氣的線上遊戲，堆出了一系列的抽獎活動，頭獎還是特別神秘，我也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下去抽獎的，沒想到竟然就中獎了，還是那個特別神祕的頭獎!
我沒想太多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拆開，我很快的發現了裡面有一張紙和一個耳機，那張紙寫著一個活動的資訊。
我很快的把全文看完，背景是黃色的「G」字，是該公司的商標(下面會用G代稱這個公司)，我曾是該公司的忠實玩家，但是某次系統的當機，導致了所有玩家的資料流失，我也是受害者的一員，後來遊戲公司也做了應有的補償，那時正逢高中的入學考試，我也沒心思放在遊戲上了，後來也就沒下文了。
至於那個耳機，是相當高級的限量版，只有官方的電子競技隊伍才能使用，價值高的驚人，第一次看到那種耳機的時候，滿腦子只想著那相較其他耳機高的誇張的價錢，真的要有遊戲的技術、有經驗的玩家，才懂它的價值，我小心的把它放在櫃子的玻璃窗裡，就光是看著它我想也值得了。
這活動相當的神秘，就算中獎得主也不能全部了解何謂「虛擬真實情境」，的
確，賣關子向來是最古老，但也最吸引人的招數。但是該活動對我而言有個龐大的缺陷，活動舉辦的時間竟是期中考的那的禮拜，選在這個日期的人是不是有堅強的信心，認為不論何時玩家都會風雨無阻的前來，只為了什麼莫名其妙的「虛擬真實情境」?
那天晚上為了考慮要不要去，想到了繁重的課業，獎品能不能吸引我，只列出了幾個不要去的理由，就迷迷糊糊的睡著了。
隔天的日子，是一如往常的上學日，我並沒有把這個神祕的邀請函跟別人說，因為我覺得沒必要，我也不喜歡炫耀。但是莊亦文，他是班上的搞笑人物，經常做出一些無厘頭的事情，在我玩線上遊戲時常和他同樂，也因為他的名字諧音是裝藝文，所以我就替他取了僞文青(假的文藝青年)的綽號。(以下就以這個綽號稱呼他。)
「你們知道嗎?就是G公司那個很神秘的活動，昨天G公司就已經送出了獎品，聽說是一個邀請函和那個超貴的耳機。」他講到「超貴」時還特別加重語氣。
我冷冷的道：「知道，你是說明天一月三號早上十點到下午兩點，地點在G公司大樓七樓，總共有二十名玩家受邀參加的虛擬真實情境的比賽嗎?」，跟他講話總覺得很好玩，有點像是相聲演員的感覺，總是逗得觀眾哈哈大笑，我也樂於欣賞他的反應。
他果然像是八點檔中，男主角知道女主角是他同父異母的妹妹一樣吃驚的望著我，問道「你…你怎麼知道?」偽文青的眼睛特別大，尤其是在使用誇張的語氣講話的時候，我都懷疑為什麼他的眼珠不會掉出來。
我被他吃驚的表情逗得幾乎發笑，戲謔的說：「不告訴你。」，不等他進一步的表示，旁人可沒興趣看相聲，對我說：「你就別賣關子了，是不是你有朋友中獎了?」，「錯了，中獎的是我」我故作神秘的笑了笑，接著說：「但我不打算參加，因為下個禮拜便是期中考。」，偽文青聽到我這樣說，連忙說：「你不要可以送我嗎?」我道：「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你如果期中考成績差了，你可別怪我。」，他雖然看似無憂無慮的人，但是聽到期中考還是不由得猶豫了一下，最後還是說：「我要，再怎麼樣我也是G公司的忠實玩家。怎麼可以錯過呢?」
這時候上課的鐘聲響起，何映彤對著我們這群男生說道：「上課囉，有事情下課再處理好嗎?」，她清純可人的臉蛋微微一笑，見誰都無法抵擋的笑容攻勢。順帶一提，我們班的秩序比賽每個禮拜都是常勝軍，老師也常常誇獎她，要她當風紀股長整學年! 
我快速的拿出那張邀請函，遞給他，壓低聲音說道：「拿去，先說好喔，後果我不負責。」，他道：「我什麼時候怪過你了?讓你這麼敏感?」，我笑了笑：「先不管這些了，老師來了。」我一說完，便馬上衝回自己的座位了。
這是我最後一次和他的對話。
事情來得很突然，星期一的早自修，班導師嚴肅的告訴我們，莊亦文在三月一號早上九點時候和家人說要出門，從此音訊全無，班導詢問大家是否知悉他可能去了哪裡。
早上九點，肯定是去G遊戲的總公司去了，我去過他家幾次，從他家到遊戲總公司車程正常而言是四十五分鐘。那麼，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導致了偽文青的失蹤?我馬上和老師說，立即也得到那時我跟偽文青對話時在場的同學的附議，我們都認為他是去了G遊戲公司的活動。
偽文青的家人報警了，警方也透過我們得知偽文青可能是去了G遊戲公司的七樓，透過搜查令對G公司展開了調查。
調查的結果是二十名參加比賽的玩家，全部都失蹤了，由於現場除了二十一副G公司出產的耳機之外，什麼都沒有，警方人員甚至採集指紋，發現了二十種不同的指紋，很明顯就是那二十個人，這件事並不被社會大眾知道，除了我們班和二十位玩家的家屬之外。
而這件事情很快的被列入懸案，警方根本無從下手，只有派人到家屬家中慰問，至於對外宣稱什麼理由導致二十人失蹤，我並不好奇。
但怎麼多了一副耳機，難道還有別人去參加嗎?會是誰?而那人似乎沒有留下指紋，又是發生什麼事?
很快到了期中考試，詭祕的事件始終在我腦海裡，問題一個接著一個來，卻一點線索都沒有。像隻蠢動的惡魔，潛伏在黑暗中，訕笑著。
考完了之後，走廊傳來一陣陣喧嘩聲，像是討論著要去哪裡玩、看哪部電影等等，我卻偷偷計畫著一次調查的行動。我要到現場去看，而明天－－也就是三月八號，將會第二階段的決賽，不管G公司是不是會如期舉辦，去看一看總是沒錯。
正打定主意時，人潮已散去大半，這時候何映彤朝我走來，開頭就說；「我也要去。」，我大驚，她接著又說：「我知道了你跟亦文的事了，是聽他們講的。」
「事情不像妳想的那樣，二十人離奇失蹤，妳很清楚。偽文青的失蹤我多半都有責任，我也做好了面臨任何意外的準備。而妳……。」說到這，我搖了搖頭
，站起身就想走。
「別以為我這麼膽小，如果你失蹤，那下個要自責的不就是我嗎?」
她坐了下來，明亮有神的眼睛望著我，她有著驚人的觀察能力，從她的眼神中，我看不到任何女孩該有的堅強，我也意識到自己很可能是太過自負，一心以為自己必須獨自做些什麼，而那個讓我感到安心的何映彤不就在這嗎?
我考慮了一會，便同意了，道：「明天早上九點，G公司大樓前集合。」
她笑著說：「一言為定。」。
第二天到了，我提前了五分鐘到，而她早在約定的地點跟我揮手，我急忙迎了上去，我說道：「真早。你幾點來的?」，但她並不看我，我順著她的眼神看去，那是一位大概有八、九十歲的老人，瑟瑟的靠在一個柱子旁。
我正想問她，為何看得如此入神時，突然之間我也愣住了。
那老人的衣服套在老人瘦弱不堪的身子裡，顯得鬆垮不堪，右手帶的手錶幾乎要滑出老人的右手，老人轉過頭來看著我們，我更加肯定我的想法，不由得叫出一聲。
他就是偽文青!不過是八十年後的偽文青，他的大眼睛，還有他每每逗得我發笑的臉，即使看起來這麼老，我還是能一眼認出他來。
何映彤因為比我先看到他的關係，已經反應過來了，她對著偽文青叫道：「亦文，你認得我們嗎?」，偽文青身子突然顫抖了一下，啞啞的叫著，我跟何映彤馬上前去扶助他，從他的手掌傳來的震動，可憐無助的眼神，我已經止不住怒火了。
到底是什麼能夠把好好一個十六歲的男孩，不用幾天時間就變成一個八九十歲，像是被剝奪了一切希望、可憐無助的老人?不論是出於何種目的，我能肯定幕後的兇手毫無人性!
一切如同小說般的虛幻，但是我手掌上傳來的震動已告訴我，那是事實。
我想到兇手可能就在眼前這棟大樓中，我立刻拔腿衝進去，只說了句：「我要去找兇手」，把何映彤的叫喚聲拋在腦後。我甚至忘了有搭電梯這種移動方式，一股腦的朝樓梯往上爬。不知時間過了多久，我看見一個十分大的倉庫，正前方約兩人高的貨櫃，右手邊有三片玻璃靠在右邊牆上。
而一切似乎是那麼莫名其妙，我卻感到無比的熟悉。
我打了冷顫，雙手止不住的發抖，冷汗自我手心滑落。不會錯，那正是我玩的那款G公司的線上遊戲中的一個地圖。
這麼說，我是置身在遊戲的場景，那接下來會出現什麼，我簡直不敢想像。
我聽到左方輕微的腳步聲，聲音是來自一個鐵櫃旁。一名男子，不如說是一名殭屍，他飛快的朝我襲來，他赤裸的上身、血肉模糊的身體、高速的移動方式、空洞的眼神、甚至是腥嗆的屍臭，都毫不誇張的呈現在我眼前。
我幾乎是反射性的，我對著他比了一個開槍的動作。連發了十五發，直到殭屍倒地不起。
接著我注意到了我手上多了一把槍。
金屬的質感、沉重的分量，繁瑣的花紋，我甚至可以數出槍身旁細小的格線。
我的食指因為用力過度，看起來有些泛白，煙硝味嗆得我鼻子酸了酸。
還來不及思索，後面衝出來另一隻、充滿邪氣的藍眼睛、甚至表露的肌理、突出的肋骨、張大了嘴似乎要把我吞入喉中、還有那他背後面長著一根鐵勾子，標誌性的象徵他卓越不凡的能力。
他是殭屍王，感染的帶原者，他有厚實的血量，更高速的爆衝，即使是遊戲中我也不敢和他硬碰硬。
那一瞬間我開始胡思亂想，好多古怪的念頭自我腦中飄過。如果被感染了的下場自怎麼樣?我會感到痛嗎?我會失去理智，變成殺人的怪物?如果這是一場遊戲，為甚麼血腥味嗆得我無法呼吸?如果說他們玩家扮成的，但是他們猙獰的眼神，妖異的氣息，為什麼一點也看不出人類的影子?
理智叫我冷靜，萬一不慎被感染，其後果我不敢想像。我自知沒有勝算，身形矮，進入了旁邊密集的鐵箱群中，隱匿著身形，殭屍王失去了我的蹤跡，憤怒的大吼，我顯然和他靠的極近，所以我的耳膜因為他的大吼，而傳來「嗡嗡」的聲音，我急速的繞著鐵箱，我作夢都想不到我的動作可以這麼快!
我看準了機會，縱身往鐵箱群跳出，同時朝我認為他可能在的地方投出一枚手榴彈。
我知道區區一顆手榴彈起不了作用，目的只是要使他混亂。果然他渾然不知我已經不在鐵箱群中，盲目的爆衝，我冷汗直流，要不是我及時跳出，以這樣的速度只怕我早就被分屍了! 
我急忙跳到我認為適合防守的屏障中，那是一的四人高的紅色貨櫃，就算是殭屍也必須乖乖的爬長梯上來。
那時我只想著爬上去之後就安全了，渾然不覺那隻殭屍王就在我後面!他只要輕輕往上一跳就抓到我了!
有人說人死的前一刻，會將人生中記憶像跑馬燈一樣在腦中播放，不知道被殭屍抓到會不會有這種現象?
「碰」巨大的槍響，殭屍王連慘叫的機會都沒有就飛出去了。
飛出去了!他撞在後門的牆上大約三公尺處，能辦到這件事的只有一個人。
那就是女英雄，每回合隨機在人類選出的女英雄，「碎骨銀狼」無敵的擊退能力，是殭屍最深的噩夢!
「女英雄」朝我走來，她上身是墨綠的緊身衣，胸部以下是裸露的腰，穿著灰色的長褲和咖啡色的長靴又大腿綁著一把手槍，她伸手朝我打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你怎麼搞的?自己一人來，你就算真的找到了你所想的『兇手』又怎麼樣?」她抱怨我如此衝動，她的確是何映彤沒錯，但我還是十分疑惑。
「妳怎麼來的?妳身上的裝扮又是怎麼回事?」我問。
「是傑德教我的，他告訴我只要來到這，就是參加了遊戲，我才急忙趕上來的。至於為什麼我是這副打扮我也不知道，我一進來就發現手上多了這把槍。」她說完把槍遞給了我，我拿起來看了看，大約一人手臂長，木製的槍身和精緻的花紋、閃亮的槍管，大約有兩公斤重。
我沒時間細想她說的話，急忙道「快把子彈裝上，跟我來，我知道哪理適合防守，有了你殺殭屍就容易的多了。」我帶著她到我原本要爬的那紅色貨櫃，旁邊是較矮的籃貨櫃，隔了有三米的距離，「妳跳到那藍貨櫃上，我掩護妳!」我說，她聽完了我的指示，一跳上了那藍貨櫃，我隨後有也跟了上去，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在這裡我們都能發揮異常的體力。
幾乎沒有多久，來了第三隻殭屍，在碎骨銀狼的爆擊下，幾乎看不出原形，由於殭屍要抓到我們，必須從紅貨櫃跳到藍貨櫃上，即使動作在快也無法躲過我們的攻勢，因此我們合力殺了很多殭屍，不用幾分鐘，殭屍已經全滅了，但回合似乎並沒有結束。
「啪、啪、啪」身後傳來似乎是拍手的聲音，我跟何映彤立刻轉過身，用槍口對準了那個方向，那是一個人。
他穿著標準的西裝，頭上帶著黑色的圓頂帽，五官看起來相當的斯文，他笑著拍著手，臉上似乎沒有一絲的皺紋，相當年輕。我看著似乎有點熟悉，卻想不起來是誰。
「相當完美的演出，我很佩服。」他看著我們。
「你是誰?那些殭屍是怎麼回事?這裡是哪裡?你把亦文他們怎麼樣了?」我把槍對準他的頭，狠狠的問道。
「我們見過一次面，我是傑德。」他不慌不忙的自我介紹，「如何?很新奇的感受對吧?是不是很逼真?」他說話的時候興奮的難以形容，好像他已經成為了神一樣。
我知道如果現在拿鏡子給我，我一定是會被自己凶狠的臉給嚇一跳。
「你到底是誰?」我問。
「我是誰說再多你也不會明白，就讓你看看吧。」他緩緩地道。
他話一說完，我看到四周的景象漸漸變得模糊，接著是一片黑暗，腳能夠感受到是站在平面上，何映彤似乎不見了。我漸漸緊張了起來。
遠處出現了扁狀物，散發著一點紫色的光亮，就像是煎蛋的形狀，隨著時間來越來越大，我們似乎正在向著他前進，一種奇異的練狀物，交錯的環繞在那形似煎蛋的周圍，我覺得它奇異是因為組成鍊的環並沒有扣在一起，像是有一種力量使他們排列成環狀。
那是飛可鍊，是在高度演化的生物腦部構造的一種關鍵性的細胞，乏魯爾人便以此構造對生物劃分成二類，乏魯爾人跟非乏魯爾人。這種細胞約是距今五千萬年前一個叫飛可的科學家的發現，死亡這個名詞隨著其發展而進入歷史。從那是到今天被稱為「崛起年」，那時後乏魯爾星處於和地球差不多的科學發展，科技的產物精密且複雜，太多地球無法表達的名詞，光是一件最普通的發明最少會產生一萬個地球語言從未出現的名詞。乏魯爾星人的語言也因為飛可鍊具有交談的功用而成為歷史，甚至是低等生物的表現。
關於飛可鍊的功用幾乎是難以言盡，我舉出幾個實例：乏魯克星人可以利用飛可鍊和其他生物產生連結，因此他們四處找尋另一種生物，對其能進行控制。所謂控制指的是腦部的控制，他們可以命令、或是使它產生異化，突變成他們所希望的樣子。他們利用飛可鍊的能量運動的形式，利用飛可鍊受刺激的「光化」反應，發展出速度超越了光速的交通工具，我相信地求上最具權威的科學家，看到了也會啞口無語的。那時乏魯爾星人僅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便大略統治了銀河系，精密快速的侵略，殲滅了二十八個星體上的生物，地球是第二十九個。
但是他們發現地球上的人類，腦部具有飛可鍊的細胞，應被歸類為乏魯爾人，根據律法是無法對地球進行殲滅的，但是人類還停滯在乏魯爾人的蠻荒時代，使得更多乏魯爾人主張人類應被消滅。經過幾次決議之後，乏魯爾人指派了幾個人對地球進行「改造」的計畫，目的要將地球人改造成完整的乏魯爾人，但有些人強烈反對，他們秉持人類和五千萬年前乏魯爾人的祖先一樣，只是缺乏科技的開話，那些人在不同的年代、地點抵達地球，他們創立自己的黨派，壯大自己的信徒，他們堅信人類擁有善良的基因，並把啟發人類的思想做為己任。
而另一派認為人類生性醜惡、無可救藥，主張消滅人類的人則是在地球上蠱惑人心，潛伏在人群中肆意妄為，但由於這些人是未經許可而到地球上來的人，要是被其他乏魯爾人發現是要接受制裁的，因此這些人也不敢太過張揚。
而一個月之前，乏魯爾人受到其他星球的人的報復，由於乏魯爾星的飛可鍊體系是緊密連結的，被破壞失去了飛可鍊的保護，當時人全數因老化而死亡，即使是乏魯爾人也無法使生命重生，當時所有在外藉著飛可鍊為動力交通工具的乏魯爾人也全數死亡，而在其他星球的乏魯爾人失去了交通工具而產生了無家可歸的窘境，因為不同星球的時間速率不同，而在地球的乏魯爾人，因為時間差的關係，不久他們也會因為失去飛可鍊的連結而老去死亡。
我看到傑德在我眼前，似乎很興奮的搓著手，剛才的畫面似乎只有一瞬間，就好像一部極長的電影，快轉的到所有畫面只有一瞬間，我甚至不確定有沒有用到時間的單位，這或許是飛可鍊的效果。可是卻連每個細節都無比清楚，甚至比真實的畫面都來的清晰，我看著傑德反到有模糊之感。
「不要緊，那是地球人跟乏魯爾人視覺上的差異，地球人的視力真是糟透了。」傑德怪笑著說。
「你要我們怎麼樣?」我問，我知道乏魯爾人的通話方式，用語言簡直是汙辱他們的智慧，而傑德似乎在地球待了不短的時間，他也學會了地球人的談話模式。
「你知道再不久，所有在地球的乏魯爾人都將老去吧?」他問，我並沒有回答，他接著說：「事實上乏魯爾人在真正克服死亡之前，還有不少種方法。其中之一，就是我要你幫我的，我要一個人改造我的細胞，壓制我的腦中飛可鍊，這樣可以使我成為地球人。我在這之前一直在找尋能幫我辦到這件事的人，無奈地球人實在脆弱的可以，一旦接收到乏魯克人的通訊，腦內的飛可無法承受的資訊量，大腦就會急遽的退化，成為一個老人。可是你竟然好好的，說明你有過人的能耐。你腦內的飛可鍊已經在剛才的通話中開始活動了，地球上能給予我幫助的只有你一人。」他說完用真誠眼睛望著我，似乎在等待我的回答。
我想了想，傑德是乏魯塞人，想要殺一個人類再容易也不過了，想要拒絕他似乎不太可能「好，我同意。要怎麼做?」我問，他笑了笑說：「你知道怎麼做的。」，我閉上眼，再張開，我的身體已經消失，但思緒依然清楚，這時有點像是一顆頭浮在空中，看不見身體的情形，這裡到處都是飛可鍊，幾乎形成一個巨大的迷宮，這些飛可鍊相當的長，以一種緩慢的形式移動著。
我正在想下一個動作時，我周圍的飛可鍊已經開始崩解，非可鍊消失的速度非常快，幾乎一瞬間，這裡只剩下黑暗。
這時傳來傑德的聲音，但是我並沒有看見他的人，他說：「很好，成功了。」接著他瘋狂的大笑。
過了好一會，他的笑聲才漸漸停歇，「愚蠢的地球人阿，你將成為我新的飛可鍊，做為我的飛可鍊可是很了不起喔，因為我可是乏魯爾人少數的倖存者!」。
他繼續說：「你在的地方是乏魯塞人腦內的構造，專門負責飛可的連結，而你現在是處於離飛可的狀態，用地球人的話說，就是所謂的靈魂。而你的靈魂進入我的體內，你將會失去原有的思想，由我來做你的主人。」他說完，我感到一陣顫慄。
如果他沒有騙我的話，我的思緒馬上會被傑德占據，光是這一點幾乎就讓我崩潰，我想要大叫卻沒有聲音，這時傑德反而大叫了一聲。他好像說了些什麼，還另有一個聲音，我並沒有聽清楚。
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但是我突然感到了知覺，我發現我趴在地上，我站了起來，我已回到自己的身體了!
我看到杰德扭曲的臉，他雙手捂著頭，不斷發出呻吟聲。
接著，他的身體變的消瘦，皮膚出現了皺紋，他的頭髮花白，他倒在地上，一動也不動了。
這時我才看到何映彤，她現出憂心的神色，「你剛才倒了下去，我只是生氣的看著傑德，他就像剛才那樣死去了。」她告訴我，我突然想通，何映彤也有進入那場殭屍遊戲，卻沒有老化的現象，這說明了她的飛可鍊相當活絡，而她肯定是無意間用了飛可鍊的力量，使傑德死去。但是還有一點我不明白，總覺得何映彤好像有什麼事瞞著我。但之後我把傑德和我的事對她說了一遍，她聽完了只是有些哀傷的說道乏魯爾人的存在是一場悲劇。
之後我們去尋找偽文青，還有其他十九個老人，我用飛可鍊的力量使他們恢復了原狀，方法很簡單，我一開始想像的偽文青年輕的樣子，就好像有股奇異的力量使他的身體變形、時光倒流，而他一恢復原本的樣子就問我比賽開始了沒，弄的我哭笑不得，其餘十九人也是用同樣的方法恢復原狀，一下子台灣多了二十個活蹦亂跳的年輕人。
何映彤後來成為我的妻子，她才告訴我一個秘密，只是因為那是好多年後的事，所以略過不提了。
傑德死了，一瞬間老化而死，我卻沒有太多的感受，乏魯爾人所剩無幾，那是人類的悲劇、還是幸運，全看人類的造化了。
注：遊戲的場景出自CS Online(絕對武力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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